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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汉语轻音的研究 
——缅怀林焘教授 

 
曹剑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自然话语里语音轻重的对比是个客观存在。如今，大家对于汉语里的重音问题日渐重视，研究成果颇

多。然而，重音和轻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重音是跟轻音对比而存在的。正因为有了轻音，才使得重

音更加凸显。这说明轻音的作用不可忽视。所以，在汉语里，轻重音常常并提。可是，相对说来，人们对

轻音却关注甚少。在中国语音学界，林焘先生是最早重视轻音的作用、并从事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在汉

语轻音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缅怀先生，我想特别呼吁，提高对轻音作用的认识，加强对轻音

特性的研究。 

一 轻重音在汉语中的地位 
跟其他语言相比，汉语轻重音问题的研究远远不够，尤其是语句层面上的轻音，人们较少关注。事实

上，在汉语里，轻音和重音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韵律特征。早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赵元任先生在论述汉语中

性语调的时候，首先提到的就是轻音字的问题。并且强调：“所以讲轻音字而不讲重音的缘故是因为字念

重的时候不过把声调的范围加大跟时间拉长，并不改变它的性质，而轻音字可就完全失去它的固有的阴阳

赏去的声调，它的音高性质就完全跟着它的环境而定了”。可见轻音对于语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些

教科书（例如《现代汉语》，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1993 年）也明确指出：“汉语里轻重音的

概念跟西方语言很不相同。西方语言着重在重音的概念，而汉语恰恰相反，着重在轻音的概念。”  

1 从语音教学的角度看 
如果说对汉语轻重音认识上的不足，对于一般人的语言交际还没有什么大碍的话，那么，对于外国人

学习汉语或者对于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来说，它就不是一件小事了。 

在语言教学方面，由于汉语音节声、韵、调的结构特点，人们往往主要着力于字音的教学和矫正。而

对于字音在实际话语中的韵律变化注意不够。林焘先生在“汉语韵律特征和语音教学”（1989）一文中指出，

“对一个音节进入语句后韵律特征的变化如果注意不够，即使每个音节都读得很准，听起来必然仍旧是不

够流利顺畅。可以说只做到了‘字正’，并没有达到‘腔圆’”。这正是对对外汉语教学中常见的“洋腔洋调”

现象的最精辟的概括，也是对方言区普通话教学中出现的种种方言口音问题的科学诊断。 

汉语音节在语流中的韵律变化错综复杂，其中轻重音的变化尤其突出，它涉及相关音节声、韵、调各

个方面系统的增强或减缩。因此，无论是外国人学汉语时的“洋腔洋调”，还是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时的

“土腔土调”，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轻重音掌握不好，特别是轻音最难掌握。仅以普通话主要语音特点之一的

轻声为例，它就不是轻易能够掌握的。更不用说一般的语流轻音了。 

2 从计算机合成语音的角度看 
对于人的学习而言，如果说还可以仅仅通过反复听辨获得语感、进而模仿掌握轻重音的话；那么对于

计算机的语音合成或自动识别来说，授以相关的知识和规则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以语音合成为例，它是自然言语处理方面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如今，大家对于韵律短语切分和音高

下倾等都比较重视，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实际应用，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合成语音的自然度和表

现力仍然不尽人意。究其原因，主要是尚未处理好整体的韵律结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轻重音的调节

问题。 

我们最新的实验分析表明（曹剑芬，2006），自然话语中发音的增强 (strengthening)和减缩(reduction)

是个普遍现象，它们的规律性分布跟话语的韵律层次结构密切相关。而重音和轻音的对比，说到底就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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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发音力度的对比，重音本质上源于发音的增强，轻音本质上源于发音的减缩。相关的声学分析发现（曹

剑芬，2004），目前的合成语音跟自然语音还具有明显的差距。在自然话语里，各个音节发音力度的变化很

大，有的十分饱满，有的则明显减缩，因而轻重的层次非常丰富。而且，在一般情况下，除了重读的音节

以外，大量存在的是非重读的音节，它们有时读得很轻，近似于轻声，但却对重音起着不可忽视的烘托作

用。这些轻音的存在，不但使得重音更加突显，而且使得话语的结构层次更加分明。 

相比之下，目前的合成语音的发音力度相对单调，各个音段的发音都比较到位，缺乏应有的相对饱满

和相对减缩的必要差异。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忽略了语流轻音的适当处理。也就是说，合成语音的轻重音

层次不够明显。在大多数合成系统中，往往只注意局部的词重音和语句主要重音的设置，而忽略了大量存

在的非重读词或音节的轻音处理。由于语流轻音不仅涉及相关音节声、韵、调的全面弱化，而且通过它与

重读音节或边界音节发音增强的反差，直接对话语的韵律结构做出贡献。所以，如果只注意一般的重音设

置，而缺乏对语流轻音的适当处理，就必然导致合成韵律结构上的某种失调。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的合成语

音听起来总是显得单调、缺乏层次感和表现力的缘故。 

上述情况表明，重音的层级结构对整体的韵律结构的构建至关重要。而重音的层级结构又绝对离不开

轻音的对比和烘托。可是，对于汉语的轻重音分布规律、特别是轻音出现的规律，目前我们还缺乏较为成

熟的认识。因此，加强对轻重音分布规律、尤其是对语流轻音现象的探索，已经成为语音学和言语工程领

域迫在眉睫的研究任务了。这篇短文只是简单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主要是提出一些问题，以便求教于大方。 

二 轻音是什么？ 

1 音节的轻读现象 
轻音跟重音相对，顾名思义，重音是重读的音，那么，轻音就是轻读的音，或者非重读的音。可是，

这么一说，问题就来了：轻音跟轻读有什么区别？轻音和轻声又是什么关系？此外，语流中音节非重读的

程度也不一样，究竟轻到什么程度才算轻音？总之，这方面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还不少。林焘先生的研

究已经给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该从语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语言教学、自然言语处理等方面的实

际需要出发，循着林先生的足迹，把对这个问题的探索继续向前推进。力求不断提高理论认识，争取为有

关应用方面提供一套比较一致的、便于操作的轻重音规则来。 

2 轻读、轻音和轻声 
在自然语言里，由于各个音节在语义表达上的地位不同，或者在语言结构中的作用不同，有的会读得

重一些，有的会读得轻一些，所以，轻读跟重读的对比是自然语言里存在的客观现象。关于普通话里音节

轻读的现象，叫名不一，有的叫轻音，有的叫轻声；或者有时叫轻音，有时叫轻声（例如，赵元任，1929、

1968）。事实上，它们都是音节轻读的现象，只是由于着眼点不同，或出现的层次不同，其内涵也不完全一

样。 

（1）轻读（unstressed）是从发音或说话的角度看。一般所谓轻读，是相对于重读(stressed/accented)而

言。轻读就是词或句子里的某个（些）音节（或语音成分）发得不太清晰和不太到位的现象。这样的发音

方式，在声学上通常会导致语音四要素的减缩，包括音高音阶的降低和音域的压缩、音长的缩短、音强的

减小以及音色的弱化。 

（2）轻音（weak stress），是从听音或听话的角度看，本质上是对词或句子中被轻读的音节或语音成分

的听觉印象。由于发音的减缩，被轻读的成分听起来就不太响亮。所以，语音学上就把轻读的现象叫做轻

音。由此可见，重音是发音强化的结果，而轻音是发音弱化的结果，本质上属于同一个范畴。 

（3）轻声（neutral tone/neutralized syllable），轻声是普通话里一种特殊的轻音，跟词法结构有关系，

也叫词汇轻音。轻声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失去原有的声调，或者说它的声调对立中和化了（neutralization)。

所以，也有人把轻声音节称为无调（atonic/toneless）音节。实际上，实验研究早已证明（扎多延柯，1958；

林茂灿和颜景助，1990），轻声音节是弱读音节，轻声是一种弱重音。进一步的语音实验结果（曹剑芬 1986、

1995）表明，轻声的最大特点就是整个音节发音的减缩，因而能量低。这是整个音节的音高、音长、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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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音色四要素综合变化的总体效应，而不仅仅是个声调问题。除了音高的变化以外，音长一般较短，音强

一般较弱，音色趋央，但不一定变成央元音。具体特性可参阅相关文献，此处不再赘述。 

三 轻音的层次 
重音有不同的层次，有词层面的，也有语句层面的。同样，轻音也有不同的层次。关于这一点，林焘

先生（1962）早就把轻音明确地划分为结构轻音和语调轻音，指出这两类轻音的特点和功能都不一样。林

先生从语音和语法关系的角度划分轻音的层次，不但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轻音的性质及其作用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而且对我们今天研究韵律结构跟语法结构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1 结构轻音和语调轻音 
（1）结构轻音 
结构轻音是跟语言的结构层次有关的音节轻读，例如“的、了、吗、呢、啊、得、着、过”等在语流

中必须轻读，它不能独立存在，只能跟它前面的音节构成一个语音单位。这种语音单位可以是词，也可以

是短语、甚至句子。所以，结构轻音的出现总是指示着一定层次的结构边界。从当今人们特别关注的韵律

切分的角度看，结构轻音是一种重要的韵律边界标志。 

结构轻音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能恢复为正常重音。在连续话语中，结构轻音即使在相关词语成为语义

焦点的情况下也保持轻音状态。例如，在“这是谁的书？是他的书。”中，尽管语义焦点落在“谁的”和“他

的”上，但其中的两个“的”仍然只能轻读。 

结构轻音又可以大致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广义的结构轻音是那些习惯上必须轻读的音，但不一定

具有区别意义的功能。例如像“的、得、了、着”之类，以及一些叠音词像“哥哥”、“奶奶”、“试试”等

的第二音节。狭义的结构轻音跟词法结构有关，具有构词作用，所以也叫词汇轻音，普通话的轻声就属于

这一类。例如，“孙子”跟“孙·子”、“莲子”跟“帘·子”在语义上就是通过音节“子”是否读轻音来区别

的。 
（2）语调轻音 
语调轻音是语句层面上跟语气表达相关的、临时的轻读现象。这类轻音属于语调范筹，在语句中跟语

调重音相对而存在，必要时，它们又都可能读成重音。例如，“他是学生”中的“是”通常读轻音；可是，

在一定的语境下，例如在强调他的确是学生时，这个“是”就会读成重音，成为“他是学生”。 

此外，语调轻音跟结构轻音不同，结构轻音一般出现在结构单元末尾而不出现在单元的开头，而语调

轻音可以出现在任何位置包括句首。譬如，“他是学生”这个句子中的“他”，如果是一般叙述，其中的“他”

是轻读的；只有在强调所说的学生是“他”而不是别人时， “他”才会变成重音。 

由上可见，语调轻音是由语境决定的非重音，它的重轻地位随着语境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也叫语句轻

音或者语流轻音。 

2 轻音和非重音 
语句层面的重轻对比是一种韵律特性，如果用音系学的二分观点看，那么除了重音，就是非重音

(unstressed)。可是，在语音学上，非重音还存在许多不同的等级，而这种等级差别并非绝对的二分区别，

而是相对的梯度式的差异。而且，在知觉上往往因人而异，有的人能够把非重音区分出多个等级，而大多

数人恐怕只能区分出‘中’和‘轻’两级。由此可见，非重音在理论上可以有许许多多等级，而实际知觉

上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把这些差别都精确地细分出来。因此，广义地说，语流中除了重音以外，其余

的都是不同程度的非重音。可是，非重音又不一定都是轻音。那么，轻音跟非重音是什么关系？非重音轻

到什么程度才算轻音？这种程度上的差异究竟怎样衡量？在实际应用中如何把握？它们在语流中的分布又

有什么规律？对于这些问题，至今尚无十分明确的认识，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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